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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的话

我的父亲陈在伟，一九二七年出生在重庆市铜梁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一九四八年在重庆北碚相辉学院参加中共地下党。解放初在铜梁县政府、
江津专署工作，一九五四年被抽调参加筹建苏联援华项目西南无线电器材
厂 ( 今宏明无线电器材厂) ，一九八七年离休，一九九七年逝世，终年七
十一岁。

父亲自幼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染，恪遵忠孝节义的古训，对旧社会的
不公正现象深恶痛绝，努力寻求国家富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道路，
先接受民盟的理论，后转向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终于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
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父亲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待党和党的事业，竭尽全力地投身
于组织分派的各项工作，实事求是，待人以诚，在每个岗位都显示出他的
人品、能力和才华。然而，他身上存在天然的三条软肋: 剥削阶级家庭出
身、知识分子身份、地下党成员。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
“路线”决定，虽以赤子之心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立身行事恪守 “达则
兼济、穷则独善”的行为准则，但历经坎坷，“组织上”长期用而不信，
终至 “四清”遭重击、“文化大革命”遇浩劫，也是自然之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方还其公道，然已是夕阳黄昏。父亲顺其天理，积极推动
新老交替，做好最后的工作，对党的事业全始全终。综观父亲一生际遇，
最为贴切的注解就是王勃 《滕王阁序》中那几句: “时运不齐 ( 济) ，命
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 窜梁鸿于海
曲，岂乏明时! ”对父亲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得是太晩了一点。

父亲是学文史出身，深知修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离休后，立即
着手撰写回忆录，以期为后人留下一点真正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资料。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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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以他知事后的六十余年所闻、所见为依据，以家族和个人经历为
经，以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为纬，从陈氏家族湖广填四川说起，直至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为止，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各阶层状态、
重大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嬗变情况、重大历史事件在某个局部环境中的反映
和体现等，在他的视角范围内都作了最客观的记述。可以说，这是一部我
个人前所未见的最真实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史，是一部真正的信史! 父亲临
终前将手稿托付给我，我深知这是他这个酷爱史学，尊重、敬畏历史的人
对历史所尽的一份责任!

由于我多年忙于庶务，一直未能着手完成手稿的整理工作，一搁就是
十五年! 但手稿整理是列入了我的人生计划的。去年末，我开始了手稿的
整理工作。由于父亲文笔很好，叙事条理分明，因而手稿的文字、内容我
完全不做改动，只是为其划出章、节、目，补齐标题而已。父亲手稿中本
来就注解详细，但有一些重要材料我知道而手稿未提及，而我认为应充实
的，就用 “补注”的方式加以充实。我这个整理者仅仅只做了这样一点
工作。

父亲在手稿上定的书名叫 “匆匆而去的六十年”。而我综观全文，实
际上记述的是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和重大进程在某些局部地区
或部门的具体、真实的体现，是名符其实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缩影，故
决定将文稿定名为 “缩影———六十年的所闻与所见”。

书稿付梓，家祭可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陈玉屏
2013． 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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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忙忙碌碌度过大半生，而今年过六旬，
有生之年不多了。回头半生，既无轰轰烈烈的业绩，也无可资传世的德
行，可以断言，生前死后，不会有谁来为我立传。但是，我出生在民国的
军阀割据时期，成长于国民党在大陆当政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
国做了二十多年干部和七年工人，个人历史虽较简单，所经历的时代却颇
为复杂。我走过来的六十年，是古老的中国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由于种
种原因，史学家们还未能撰写出一部完整的、堪称 “信史”的近代史。
我是一个史学爱好者，可是我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去撰写中国的近代史，
我很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一事业做点添砖加瓦的事。

基于上述愿望，我决定用自传的形式撰写一些资料，具体方法是: 以
个人简单经历为 “经”，以我幼年、青壮年及老年所处社会的大环境和各
个局部的小环境为 “纬”来写; 写个人经历只需大事不漏，写社会环境
及其变迁则努力展开并力求具体。同时，对我出生前夕清末民初的社会状
况，也以我的家族活动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做一些介绍，以便了解社会变迁
的来龙去脉。至于资料来源，主要是凭回忆，记不清的做必要的核对，力
求翔实。

按上述方法写出的回忆录，旁观者可能斥其非驴非马，不成体统。我
则认为，如果写得成功，即是从一个角度反映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 “一
斑”。“一斑”虽非 “全豹”，但确属 “全豹”之 “斑”，对于日后撰写近
代史者，可能具有一点参考价值。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则身前身后都
了无遗憾了。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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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族源流

第一节　陈氏入川

一、插占为业

据考，明末清初，湖广、贵州的五个府曾向四川大移民，这就是在民
间数百年相传的 “湖广填四川”。在那次移民过程中，我的祖上陈大胜及
同族兄弟从当时的湖南省永州府零陵县孝弟乡，陆续迁来四川川东道重庆
府长安里定居。① 我们家族中代代相传，据说陈大胜及其兄弟来四川时，
各家都只用一根扁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挑来了。这说明他们在老家大概
都是无地的贫苦农民。后来老四过继给杨姓做了儿子，便不姓陈了，只剩
三兄弟。② 根据传说，当时清朝政府组织移民，似乎是恩威并用、软硬兼
施，表现在：哪些人移走，是由当地官府指定，并押送上路③，发给移民
一定数量的路费和到四川定居的安家费；到四川后凡无主之地皆可自行划
界耕种，官府承认耕种者的地权；新种之地五六年内不征粮税。《清史稿
·世祖本纪一》载：“（六年四月庚寅）壬子，谕曰：‘兵兴以来，地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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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补注：据 《陈氏宗谱》载，最先入川的是先考陈大胜、先妣彭氏及其长子正标，于康熙三十六年即

１６９７年入川，在铜梁县蒲吕场下游乡插占为业。

老四过继的杨家，住家的大地名叫 “斑竹山”，我族认为，陈家同 “斑竹山”杨家虽不同姓，实是同
宗，因此将 “斑竹山”杨家子孙视作同族，永不相互嫁娶。

家乡方言解便叫 “解手”。据说，由湖南来四川，最初一段路上是由官兵押送，用绳子反剪两手，要拉
屎撒尿便高叫押送的叫 “解手”，即把手解开以便解便。久之，便把 “解手”作为解便的代用词。



逃，流离无告，其令可在有司广加招来，给以荒田，永为口业，六年之
后，方议征租。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堕为殿
最。岁终，抚按考核以闻。’”① 当时这种自行占地耕种、官府承认产权的
办法叫做 “插占为业”。

三百多年前四川哪来这么多空地呢？原来明朝末年，也就是公元１７
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曾发生频繁的战争，特别是张献忠的农民军与明政
府的官军，长期在四川境内作战，老百姓生命财产全无保障。官军乱杀强
抢之外，张献忠的部队也乱杀人，四川人传说的 “八大王剿四川”指的就
是这一历史事实。据铜梁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 （公元１６４４年）张献忠
的部队曾攻陷铜梁县城，次年又攻陷安居 （１７２１年并入铜梁）。据川东的
传说，张献忠在１６４４年于成都称帝后，曾立了一块 “七杀碑”，作为要普
杀的布告，其碑文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
杀杀！”１９８２年，我在广汉县公园的一个以木栅栏封闭的亭子内，见到了
传说中的这个碑，其碑文与传说的不尽相同，原文是：“圣谕：天有万物
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冥冥，自思自量。”碑上的时间是 “大顺二年
二月十三日立”。② 县文化馆在文物介绍的文字中，确认这是张献忠称帝
后敕令立的碑。

当时的四川，百姓大量死亡 （据清朝官方统计，１６６１年，全川在册
人口约八万）。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片荒凉景象。据１９５７一个刊物报道
说，北京市博物馆保存有一份清康熙年间四川资阳县县令向上级申报灾荒
情况的呈文，该文说资阳田土长期荒芜，田中的树，大者二人始能合抱；

全县人口仅七千余人，近年老虎为患，又吃掉了该县的一百二十多个老百
姓。当时我家所在的铜梁有多少人口我不知道③，但据家族中的传说来推
测，其荒凉景象与当时的资阳县恐怕也差不多。在我家族活动的地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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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补注：２００７年新修成的我们家族的 《陈氏宗谱》载 《圣祖仁皇帝招民徙蜀诏》，即清康熙移民诏，全
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兴四海风同，八方底定，贡
赋维周，实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
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西、江南助解应用，朕甚悯焉。兹据御史温、卢等奏称：湖南民有毂击肩摩之
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即著该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招民徙蜀。凡有开荒百姓，任从通
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六年外，奉旨起科。凡在事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加奖。钦此。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
正月元日 （公元１６９４年１月２５日）。

补注：大顺为张献忠所建 “大西”政权的年号。

当时人口无详细数字。铜梁县志载：清顺治元年 （公元１６４４年）铜梁共四个里。当时的安居县后并入
铜梁，亦为四个里。八个里有多少户，多少人，无记载。



一些地名是能说明问题的，譬如 “火烧屋基”“米房屋基”等等，就是说，

移民前去开荒的地区过去是熟田熟土，因人死光或全部逃亡，日久田荒房
塌，成了无主之地。新移去的人，在一家被火烧掉的房屋的基石上重新建
房居住，因老居民一个不剩，山山水水都不知名，所以就叫它为 “火烧屋
基”。① 有的移民的屋基上有石辗，辗磐等设施尚完好，估计过去是一个
碾米房，所以就命名为 “米房屋基”。

陈大胜同他的妻子彭氏，在长安里找了一块认为可耕的土地 “插占为
业”，开始定居。这个地方，后来清朝官府建立了一个驿站，定名梓桐堡
驿，梓桐堡也就成了永久性地名。与此同时，陈大胜的叔伯兄弟在离他不
远的一块河边小平原上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就定名叫河坝；陈大胜的弟弟
陈大化和弟媳找了一块靠山的地定居下来，后来他们的子孙都住在这山沟
两侧，很少有外姓来此，天长日久，大家就叫这条山沟为陈家沟。陈家兄
弟定居的这一块土地，位于作为铜梁与璧山两县界山的东山脚下和流经大
足、永川、铜梁、合川四县全长二百六十华里的小安溪旁，属于浅丘地
带，山清水秀，土质较为肥沃。当时虽然荒凉，毕竟数十年前曾是熟田熟
土，垅苗依稀可辨，重新耕作起来比开垦生荒要省力些。他们依靠随身带
来的简单生产工具，放火烧草莽，砍树搭窝棚，含辛茹苦，开始了新的生
活。

二、聚族而居

尽管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凭着无地农民新得土地后极端振奋的
精神和创业致富的雄心，我的祖先在这块荒地上居然立住了脚。在婴儿死
亡率极高的情况下，居然子孙繁衍。仅从陈大胜和彭氏这房统计，到我这
一代是第十代，已有子孙一百八九十人，从两夫妇开始，二百六十年间，

人口增加了九十倍左右。为了子孙的辈分不致混乱，陈氏三房人共同建立
了一座祠堂，也就是陈氏宗祠，并拟定了字辈的 “字”，共拟了如下的字，

即 “大、正、兴、文、明、陈、永、世、代、在、朝、廷、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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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火烧屋基”一名的来源还有一个说法是，移民找到一块较平坦的荒地，准备搭个临时房子，但荒草里
有几只老虎，移民放了一把火把荒草烧起来，老虎被吓走，他们就在烧光了草丛的那块地上修建了临时房子。



宇、荆、楚、肇、基、忠、虞、荣、尔、祖、武、纯、其”①。宗祠中按
辈分排列供奉着历代祖宗的木制牌位，叫做 “神主牌”，只有陈氏子孙中
男性并在成家以后死去，才能把牌位供奉在这里。宗祠拥有子孙出钱购买
的土地一百多亩，其收入除用作宗祠香火、房屋维修、管祠人生活费外，
另有两项大的用途：其一是每年春季办一次 “清明会”，到时凡陈氏入川
来的男性子孙，无论老幼均有资格赴会。会上由族人公推的管理宗祠财产
的 “会首”（一般就被看做是族长），报告一年来宗祠财产开支账目，并提
出宗祠及其田产管理中应与兴革之事，没有争议就算议定，接着就聚餐，
大吃一顿然后散去。其二是族中子弟有志读书而家境清贫者，宗祠给予一
定数量的钱米补助。

在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宗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号
召和组织本家族成员实行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困相扶”的组织机
构。在某些时期，族中如果出了三五个正直而有威望的成员，在他们的支
持下，宗祠还能起到法庭的某些作用。如族中人严重违反族规，宗祠可通
过一定形式给予制裁。所谓族规，有的家族订有书面条文，一般是以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 “五伦”“八德”为准则作出的一些规定。譬如，不准有不
忠不孝、欺孤凌寡、乱伦、偷盗、通奸等等行为。制裁的形式，一般是在
一些有威望的族中成员大力支持下，由族长出面，在祠堂召集有关成员会
议，犯族规者当着祖宗牌位受审，允许申辩，如情节严重则自始至终面对
牌位跪着受审。如果确属严重触犯族规，惩罚方式一般有当众向受害者叩
头赔情、赔偿经济损失、当场打屁股，更重的惩罚甚至将犯族规者身绑巨
石沉河或以其他方式处死。这样的族规和维护族规的方法，并非陈氏宗族
如此，其他成员较多的大姓，均有类似的族规和维护族规的方法。而当时
的官府，一般都默认宗族维护其族规的权力，对这类涉讼事端，一般是不
告不理甚至告而不理。宗族的族规产生于封建社会，一般以封建伦常准则
为依据，但并非都是封建糟粕，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扶弱济困、抑暴安
良的作用。我家乡邻近的庆隆场，有一个姓范的中年男子，长期胁迫其儿
媳与之通奸，儿子懦弱，敢怒而不敢言，族中人皆知，是一乡有名的 “烧
火佬”②。按那时的习俗，公公与儿媳通奸虽属 “乱伦”丑事，但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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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补注：第六个字为 “陈”字，因这代人全取单名，故字辈拟为 “陈”字。“安”、“宇”之间那个字失
传，有长辈说是 “启”字。

烧火佬是我家乡方言，即公公扒灰。所谓 “烧火佬”，据说是由 “少合老”转音而来。



把它看做特别严重的事。甚至谁家娶了儿媳，同年龄的亲戚朋友见面时，
就会对新当了公公的人开个玩笑说声：“当牛了啊！”或喊一声：“老牛来
了！”开这样的玩笑是普遍的，而且是善意的，似乎还带有 “你有福气”
的含意。只是这种玩笑话不应当着他家儿子、儿媳的面说罢了。为什么要
叫公公为牛呢？因为根据迷信传说，公公与儿媳通奸，死后公公下一世罚
变牛，儿媳下一世罚变猪。虽然有这种可笑的习俗，但人们都是开玩笑而
已，并非鼓励谁去干这种丑事。那位姓范的因与儿媳通奸闹得满城风雨，
族中人都觉得面上无光。在一次 “清明会”上，族长突然宣布他的罪状，
几个事先做好准备的年轻力壮的族中成员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将其掀翻
在地，用宽宽的楠竹篾板，在屁股上打了几十板。事后，此人几天起不了
床，一个多月无颜出门见人，但他并未去衙门告状，也不敢再同儿媳通奸
了。我的族中据说也处死过一男一女。男的是个惯偷，偷了本族外的许多
人家，屡教不改，族中人普遍要求惩罚这个不肖子孙，后来在其父母配合
下，于酒醉后将其逮住，当天晩上把他手脚捆起来，背上给绑一扇废石
磨，沉入了小安溪。那个女的是陈家的姑孃①，嫁到王家，丈夫尚在却同
别的男人通奸。先时还比较隐蔽，后来就半公开地 “偷人”。最后，她肆
无忌惮，竟然回娘家时让其 “野男人”将她送到家门附近，弄得乡邻议论
纷纷。这些情况族人早有所闻，但初时的态度是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
水”，她已是王家的人，应由王家去管。后来得知，王家是小姓，公公和
丈夫无钱无势，竟管不住这个女人。虽然有人劝王家父子严厉惩罚，他们
却顾虑到媳妇娘家是大姓，弄出个三长两短来，娘家会找他们打官司，因
此，也干脆不管。我族中人对这位姑孃普遍不满，认为她丢尽娘家一族人
的脸；特别是对她竟敢把 “野男人”带到娘家大门外，更是怒不可遏。于
是，这个姑孃的近亲与族中有威望的一些成员商量后，派了一个惯匪出身
的枪手和另一名助手，在一次那个姑孃坐着轿去重庆的途中，将其截住，
拉下轿来，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她枪毙了。这件杀人案是公开做的，除死
者母亲以外，娘家、婆家、邻里、官府都知道内情，王家去报了案，说是
匪盗抢劫杀人，官府则作为 “无头公案”，搁置一旁，不予认真办理，就
此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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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乡方言，姑孃就是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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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族中鲜有的读书人

我祖上是贫苦农民出身，并非书香门第，不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所以

历代都以务农为本，积了钱便买田买地，当起 “绅粮”来。① 让子弟读一
点书，也只是为了能记账写信看懂契约，一般都没打算去求功名和做官。

虽然如此，若干代人中也还有三两个读书人，只是他们都未成大器，科考
止于秀才，而且还闹出笑话。其中有一位考取了秀才，并以优异成绩选拔
为贡生，他的亲戚因被盗涉讼状告某人偷盗他家财物，并请这位贡生作
证。该贡生并未见某人偷盗，而仅凭失主提供的情节糊糊涂涂去作证。在
县衙的大堂上，知县传证人作证，便出现下述一段对话：

知县：你既是本县生员，知书识礼，作证人说话定要实在，不得诬
证。

贡生：生员不敢！

知县：失盗是在半夜，你如何得知？

贡生：当天正巧赶夜场晩归，路经我亲戚后院墙旁，见这个人正爬上
墙头，此人半夜越墙进屋，显是偷盗。

知县：本县到场察勘，见道路距院墙两丈多远，你如何认出确是此人
而非别人？

贡生：那天夜晩是大月亮嘛！

知县：（把脸一沉）失盗日期是上个月三十日 （农历），三十晩上大月
亮，好糊涂的贡生！

据说，这位贡生因作伪证触犯学规，丢了这个功名。

清朝末年我族中又出了一位秀才，并以成绩好补了廪生。他叫陈尧
夫，我在我七叔家客房墙上，曾见过他写的屏风，是用行草体写的诸葛亮
的 《出师表》，似乎是仿岳飞写 《出师表》的书法，字写得挺好。据说此
人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才华横溢，族中人皆认为他功名富贵有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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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家乡方言，叫地主为 “绅粮”或 “粮户”。“粮”就是向官府 “上粮”（缴纳农业税），中国自古以
来主要税种为土地税和人头税，前者按田亩征收、后者按人头征收。清雍正、乾隆年间推行 “摊丁入亩”政策
后，实行土地税和被称为 “丁银”的人头税合并计征，且基本上以土地为征收依据，被称作 “地丁合一”，田
赋额大有增加，所以 “绅粮”成了地主的别称。



是这位秀才行为不检点，平时包揽词讼，并同一个婆家姓项的寡妇通奸。
有一年他去成都参加乡试，据说，当时四川的学道衙门大搞迷信活动，在
考试期间，派人在考场内外怪声怪气地叫喊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意
思是召请鬼神来监督举子，平时行善积德或为非作歹，都会在这里来体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当时普遍存在着迷信鬼神的思想状态下，这样
弄神弄鬼，不少举子被搅得精神紧张，甚至精神失常。陈尧夫当时大概也
被搅得精神错乱，竟在试卷里写上与试题风马牛不相及的 “项二嫂，人又
生得好！脚又包得小”等字样，因而严重触犯规定，丢掉了功名。

清朝同治十三年 （公元１８７４年）我县出了一个进士，姓陈名昌字世
五 （生卒年约１８２８—１９１４年）。本来进士是高级学位，并非官职，但由于
进士即将放官，一科取得的进士约过二十来年，其中有些就会当上六部九
卿的长官或各省督、抚，就做官来说，进士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所以，

中了举人特别是进士，回到家乡是备受礼遇的。我的家乡当时属于文化不
发达地区，正因如此，得功名者更显宝贵。据说，谁家有一人 “进学”
（考上秀才），本来是一个起码的 “功名”，只因前途未可限量，俗话说秀
才是 “宰相根苗”，所以其社会地位立即上升，除政府规定免除徭役、有
当教师资格、见县官不必叩头、涉讼事堂上不得轻易施肉刑等之外，邻里
也随即改变称呼，尊称为 “某老爷”，即同称呼在职官吏一样。不仅本人
被称为 “老爷”，家中弟兄也依着排行被称为 “大老爷”“二老爷”“么老
爷”。至于中了举人、进士，社会地位更是大幅提高，别的不讲，单是他
的住宅，大门门框上方很快就钉上一块精致的木牌，上书 “孝廉第”①

“进士第”字样。据说，一般案件，县衙门的衙役不得进他的大门捕人，

如果他本人涉讼，当以下帖的形式通知其到公堂；家人涉讼，通知其将有
关当事人交出。

陈昌并非我族中人，只是根据 “五百年前共一家”的广泛传说，同姓
者可以 “联宗”，即认作同族。陈昌祖上曾同我族 “联宗”，所以看做族
人。当时我族中的一个姑孃，嫁到附近全德场谢家，谢家姑爷是个 “土老
肥”，有钱无势，常遭乡里鱼肉。这谢家听到陈昌中进士回乡祭祖的消息，

就三番五次去请陈昌来家里吃饭。陈昌家与谢家素无来往，新科进士回
乡，贺客盈门，应酬很多，哪顾得上去一个 “联宗”认的且素无往来的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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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孝廉”乃举人的别称。



爷家吃饭呢？也就婉言谢绝了。可是这位谢家姑姑决不灰心，千方百计、

八方托人去请陈昌，陈昌被纠缠得不胜其烦，只好将去谢家赴宴的事排上
日程。一天陈昌去了谢家，按 “联宗”后的辈分，陈昌比这位嫁到谢家的
姑孃低一辈，因而去时投了一个称 “内侄”的拜帖，表示是娘家侄儿去看
望姑母。这天谢家的盛情款待自不必说，陈昌去吃了一餐午饭便告辞离
去。仅此一举，立即轰动全场，茶房酒店、院坝路旁，到处都在传扬，说
本县的新科进士原来是本乡谢某某的内侄。凭着陈昌去家里吃一餐饭和那
张拜帖，谢家的社会地位便扶摇直上：强占谢家田边地角的邻居主动退回
土地；借谢家的债长期拖欠不还的，很快就将本利一齐送上门；不久士绅
们还举荐这位谢家姑爷当了 “场正”①。

第二节　家族中的几个杰出人物

一、土 “绅粮”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宓

陈大胜的第六代孙之一、我的高祖陈宓，是我家乡这块穷乡僻壤的
“绅粮”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第六代辈分没有字，是单名，他取的
“书名”为陈有宓， “号名”就是陈宓②。陈宓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

但深明世事。首先他治家有方。在他成人当家时，虽已算得上 “绅粮”，

可是土地还不多。他厉行勤俭持家的方针，家中男女老幼都得劳动生财，

妇女要纺棉、喂猪，家中不雇佣人做家事，煮饭洗衣和看小孩，一律自
理；男孩到六七岁，除读书外，早晩都应拾柴、拣狗屎③，陈宓本人也亲
自挑水、扫地，一出门也要拾柴、拣狗屎回来，直到他富甲一乡，仍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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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当民国时期的乡长。

小时都要取个 “小名”，一般是 “柏树”“狗娃”“牛娃”之类，女孩则是 “二妹”“三妹”或 “二妹崽”

等。上学时按字辈取一个 “书名”，读书时用，对长辈 （包括祭祖宗）则一生都适用；成人进入社会时则要取
个 “号名”，这是大号，只要不是本族的长辈，交往时都用 “号名”。“书名”同 “号”之间往往有意义上的联
系。例如 “书名”叫 “鹤”，“号名”则叫 “鸣皋”或 “鸣九”，是根据 《诗经》“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这两句
来取的。

当时农村普遍养狗，一般一家数只，所以在野外狗屎到处可见，是农家肥重要来源之一，但这算无主
之肥，谁拾谁得，一般都让小孩去拣狗屎。



样。除此之外，家中人必须保持俭朴的生活，不得大吃大喝。他运用这种
比较原始但很有效的方法，迅速积累财产，连年买田置地，到了五六十
岁，已成了方圆数十里内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拥有田产二千四百石①。他
原计划养三个儿子，每个给八百石田产。后来，三个儿子已逐渐成人，买
田的数量也将达到，看来计划就要顺利实现了。可是这时他的妻子又怀孕
了。他想：生个女儿还好办，养到十七八岁置办一副嫁妆就嫁出去了；如
果生个儿子，再要买八百石田谈何容易！等到十月临盆，妻子又给他生了
个儿子。在陈宓看来，每个儿子给八百石田的计划，是绝对不许破坏的，

田地加不上去，儿子就得减下来，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硬把新生的男婴溺
死了。在那个年代，赤贫的百姓家里，溺婴是常有的事。不过穷人溺婴一
般溺女婴，很少溺男婴。而富甲一方的大 “绅粮”竟然溺死亲生的男孩，

一时成为奇闻。

陈宓虽然坚持勤俭持家，自奉甚俭，但他深知作为大富翁如吝啬刻
薄、为富不仁，在乡里中是难以立足的。平时遇修桥铺路、建庙宇等公益
活动，他便主动出钱。逢灾荒年，他除施米、施粥进行泛泛赈济外，对邻
里中特别困难户，还采取特殊方法进行重点救济。什么特殊方法呢？例
如：他要救济某户，便瞅着这家人单独在野外做活路而周围又无第三者
时，装着看庄稼行走，当走过那人身旁时，便故意从衣襟下面掉一串铜钱
到地上。那人如果装着未看见，待他走过以后才拾起来，这样正合他意，

因为拾钱都没有做到拾金不昧，自然就不会向别人说自己拾到了钱，更不
会承认拾了陈宓的钱。如那个人不贪便宜，见到他掉了钱就会喊：“宓大
爷，你的钱落了！”这时陈宓就会装得很神秘的样子，向四周瞧瞧，轻声
说：“不是我落的，你拣到就是了，这里没有别人，我不说出去，你也不
要对人说！”就这样，他在尽可能保持受惠人自尊心的情况下重点救济一
些穷人，而这些人谁也不敢对人说得了陈宓的钱，客观上为他的上述行为
保了密，避免了许多因 “露富”而造成的麻烦。

陈宓懂得，有钱无势的富翁，是官府勒索的主要对象。因此他对官府
采取 “敬鬼神而远之”的方针，他坚持一个自订的 “四不”原则：不涉
讼、不见官、不进衙门、不去县城。用什么措施来保证他的 “四不”呢？

一是对官府所征米税不欠、不拖，让官府无隙可乘；二是和睦邻里，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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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石折合现在的市亩一亩。



打交道自己主动让人一二分，吃点小亏；遇有争执主动花几个钱息事，使
刁猾之徒无处插针；三是从不同做官的人见面，也无任何交道，使官府的
人不认识他。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活了九十多岁，竟然没有进过只隔三十
五华里的县城。有一次，别人打官司，状子上列举几个证人，其中有陈
宓。县衙门派差役来传他上堂，他请差役吃了一顿，给了一些钱，同差役
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他先随差役出门往县城里走，走几里路
后，路旁有一较宽的水渠，陈宓突然跳进水渠，扑到对岸，拔腿就跑，差
役们虚张声势吆喝了一阵子，便回县城去了。差役回去禀报知县说：“那
个陈宓是个 ‘乡巴佬’，怕见官，小人们带他上路后他扑河逃走，小人们
见他年纪大，怕出人命，就不敢紧追，被他跑掉了！”本来陈宓是个一般
的证人，少来一个也不碍事，知县也就不追究了。

陈宓生于清嘉庆十一年 （公元１８０６年），死于光绪二十三年 （公元

１８９７年），享年九十二岁，当过五个皇帝的百姓，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转衰
的时期。他虽足迹不出本乡，但深谙世事，洞明事理，用现代语讲，就是
很了解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特点的。他能处理好同官府、乡邻、亲属这
三类人际关系，并掌握了当时发财致富的诀窍，因而数十年间成了方圆数
十里内首屈一指的富翁，而且又是全乡享年最长的老寿星。他在全乡生前
实现了富列第一，寿列第一，并实现了五世同堂，请得了皇帝的诰封①。

死后还达到了三个 “空前”，即空前规模的送葬队伍，空前热闹的 “上山”

酒宴②和空前宏伟的坟墓建筑。陈宓死在东山脚下、小安溪右岸地名叫平
心桥的一所四合头大院内，他的墓处在陈大胜来川最初定居的梓橦堡附近
名叫赵家湾的地方，两地距离十三四华里。“上山”那天，据说，棺木和
前面送葬队伍到达墓地，后边还有许多人在平心桥大宅院内等着加入送葬
行列而未出发。据估计送葬的人少说也有三千以上。据说，那天自动前来
送葬的锣鼓有四五十套之多③，全集中在大院内时，可谓 “震耳欲聋”，

互相说话都只能打手势。“上山”之日，从天破晓到晩上掌灯，酒席一轮
接一轮不断地摆，约摆了一千席，就是说有八千余人 （次）吃了酒席。陈
家哪来这么多族人和亲友呢？原来我家乡的风俗，吃 “上山酒”一般是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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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代体制，百姓有五世同堂之家，且家世清白，可由当地官府报请皇帝诰封，皇帝赐一小匾，上刻玉
玺印文。五代人必须长者为男，全都是原配夫人，而且都健在。

家乡风俗，人死后下葬叫 “上山”，“上山”时死者家属要置办筵席招待亲友，叫 “上山酒”。

家乡把一个以锣鼓为主的乐队叫做一套锣鼓。



沾一点亲的都可以去，如果办酒席的规模大，非亲友也可以去，所以办酒
席规模越大，去的人同丧家越不沾边；而且离丧家的距离越远，丧家就越
有脸面。陈宓死那年正逢全川遭旱灾，灾年吃饭难，来者更多。陈宓 “上
山”时，方圆数十里，甚至远至六十华里之外的合州 （今合川县）境内，
都有成群的不速之客前来。按当时风俗，办 “上山酒”的规模同死者生前
的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要相当。对死者子女来说，办酒席规模大、来客
多，一是表示自己对死者的 “孝心”，叫做 “热热闹闹送上山”；二是炫耀
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富有。对于那些大量的非亲非友的吊丧者来说，其
一是生活贫困，长年累月难以吃到肉，有钱的人死了，借吊丧之名吃丧家
一两顿，可以解解馋。同时凡上席的人，不管老小，都可以得到一张长约
三尺宽约二寸一尺的土白布 “孝帕”。其二是送丧礼除近亲外并无严格标
准，胡乱凑一叠 “钱纸”就行，有些人甚至什么也不送，干脆白吃白拿。
所以，吃 “上山酒”对非亲非友的人来说，叫做 “吃混顿”，意思是混吃
别人一顿酒饭。好在办丧事家是存心花一笔钱，不求报偿，因为办丧事中
别人送的礼品，除近亲有送衣料、近邻有送粮食之外，基本上都是纸做的
东西，而且是要给死者烧化的，多多少少都是付之一炬，所以办丧家也不
在乎送多送少或送与不送。

陈宓在赵家湾的墓地占地约十亩，整个坟地全由巨大的石条石块砌
成，坟的三面砌着巨大的青石条，正面在墓碑的周围和两旁坟垣上，镶嵌
着数十块约一市尺见方的以川剧折子戏故事为内容的镂空石刻。坟前面是
同等规格的石块砌的拜台和石级，拜台靠坟堆的部分有巨大的石香炉和供
放祭品的石案。除此之外，整个坟地的左、后、右三方还砌了一道高约三
米、厚约一米五的石围墙。这个坟墓建得十分雄伟，那些镂空石刻，雕工
精湛，人物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我幼年时，正月里随父辈去
扫墓拜年，该坟墓建成虽已四十多年，由于石料质量好，还看不出风化的
痕迹。铜梁县城内有一个 “太保坟”，那是明朝后期任过蓟辽总督、兵部
尚书、加太子太保衔的铜梁人张佳胤 （公元１５２６－１５８８年）的坟墓，我
看这个 “太保坟”还远不如陈宓的富翁墓建得气派。据老辈讲，陈宓没做
过官，又无 “功名”，建坟的铺设受到有关体制的限制，不然还要建得气
派些。

我成人之后有一次去扫墓，还听到一个关建坟的趣闻。当我浏览那些
镂空的石刻时，没有发现风化痕迹，深为这些艺术品保存完好而高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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